
他一弹就是十几年。“学了几
年，很自满，不就是技巧嘛，我的
技巧已娴熟。弹了十年的时候，
没信心了，觉得自己还没入门。
现在感到学无止境，琴外功夫更
重要，须不断提高学养，方能入
道。如今算是入门矣。”这是曹
珑回望学琴之路的总结。

国内古琴流派很多，曹珑是
“广陵派”门下弟子。不消说，对
于《广陵散》之父嵇康，他是敬仰
无比的。嵇康乃性情中人，有至
交，也敢写《与山巨源绝交书》，远
离瞧不上的朋友；曹珑也是性情
中人，瞧不上的人，便不愿与之多
语，瞧得上的人，把酒言欢，掏心
掏肺。

西安有个做古琴的人，惜琴
如命，偶然认识曹珑，一见如故，
聊了两个小时，慷慨割爱，将怀里
一把好琴赠给了曹珑。送琴给曹
珑的朋友有很多，但这把琴给曹
珑的感触更深，不仅因为它名贵，
也因琴乃知音，知人心事。

曹珑抚琴，并不刻意挑选地
点，只要安静就好。有时候他会
焚香、挂画，求个天人合一的古雅
意境；有时候却连手也不洗，自然
随性。古琴的音韵卓然出尘，浑朴
寂寥更兼悠远醇厚，是伯牙、子期
高山流水的惺惺相惜？是司马相
如、卓文君一波三折的爱恨纠结？

“弹着弹着，突然会高兴或者不高
兴，也不知是琴影响了人的情绪，
还是人左右了琴的情绪……”或
许，这就是传说中的“道”吧，你大
概知道它是什么境地，却很难用准
确的语言形容出来。

曹珑将古琴视为了解传统文
化的窗口，不但可修身养性，更可
感知自我的存在意义，达到身与
心的和谐。

弹琴之外，他也自己做琴，知
其然，知其所以然。他有个拙琴
工作室，堆着他从各地淘来的名
贵木料。“凤凰木，也就是梧桐木，
拿来做琴最好。古琴有很多样
式，仲尼式、伏羲式、蕉叶式等，由
于木质、漆底的不同，琴身上还会
形成断纹，譬如梅花断、牛毛断
等，做旧也是很有讲究的。一张
好琴，既要琴音透彻，还要外形美
观。”一两年才出几张好琴，圈里
的朋友见了爱不释手，而曹珑总
是视若珍宝，舍不得让与他人。

我称赞他：“看来你做琴的技
艺跟弹琴一样高明。”

他连连摆手：“哪里哪里，是
朋友给我面子。”

我们闲坐的屋子，挂着一幅
字，上写“空谷无人”。曹珑的心
中也有一处空谷，有风自在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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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胆琴心 古韵醉人
“国学在洛阳”之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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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亦称瑶琴、玉琴、七弦
琴，是中国古老的弹拨乐器。早
在春秋时期，古琴便已盛行，有文
字可考的历史有四千余年。

“琴、棋、书、画”历来被视为
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必由之径。
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
寄寓了文人超凡脱俗的处世心
态，而在四艺中居于首位。

尴尬的是，现代人心浮气躁，
多不识古琴，有人甚至将古琴与
古筝混为一谈。古装电视剧中，
常有剑客、美女抚琴的镜头，但是
琴的位置常被搁反，抚琴的姿势
也很别扭，让人觉得荒唐。

话说两年来，我在不同的场
合邂逅曹珑数次，但真正熟识起
来，是在近日。

这一次，他穿着灰色棉T恤，
水洗蓝牛仔裤、同色系休闲鞋，笑
容舒展，竟比我初次见他时更显
年轻。单独与他闲聊，方才觉得
他给人的距离，不尽是孤傲，多半
是含蓄的缘故。

我听说曹珑很低调，很少接
受媒体采访，然而他很认真地
回答我的每一个问题，谦虚而
诚恳。我于是得知，被圈儿里
人热捧的这位古琴高人，是地
道的洛阳人。

他从小就开始学习二胡、琵
琶，爱上古琴是因为17年前电视
节目《请您欣赏》的背景音乐。曹
珑连那是什么乐器发出的都不知
道，就爱上了那个声音，从此便走
上了近乎痴迷的学琴路。

那时，古琴还不像如今这般
大热，鲜有人知，先生们也都乐意
教授这个充满激情又有着不错天
赋的小伙子。曹珑抱着琴，每逢
周末及寒暑假，都坐火车南下上
海，拜师学艺。

曹珑是幸运的，曾先后师从
林友仁、龚一、姚公白。这些今天
难得见上一面的大师，得一人为
师便荣幸之至，曹珑却跟着他们
边学边玩，慢慢就上道了。如今，
他与这些老师都保持着亦师亦友
的关系，多年来不曾中断，即便相
隔千里，抽空也总要去见见。

对于有些人来说，学琴是枯
燥的，乐理、技巧反复操练，消磨
耐心。但曹珑甘之如饴，真心想
弹，抚琴的每一秒都觉得美妙。

高手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真心想弹，
每一秒都觉得美妙

琴乃知音，
知人心而不语3

每个人都有故事，再平凡的人，也有
自己难忘的故事。您在生活中经历的
那些悲欢离合，那些喜怒哀乐，那些尴
尬伤怀，那些有趣的、感人的、曲折的、
温馨的故事，是我们想要倾听的旋律。
如果您愿意，请讲给我们听。

报料热线：13383792808。

曹珑在抚琴

初见那人，是在两年前。
冬日黄昏，古城路边某私家庄园，清冷一室，燃着沉香。宾客

十数人，有画家，有商贾，有政客，喝茶复又饮酒，酣畅淋漓间，有
一男子掀帘进来，主人拊掌大笑：“你可来啦！来来来，饮罢此酒，
请君清弹一曲。”

我看那人不过三十岁上下，五官清俊、神色孤傲，并不多说
话，只点了一支烟，猛抽了两口，端起桌上的酒一饮而尽，仿佛这
一屋子的人与他毫不相干。

然而，屋里人皆因他的到来而情绪亢奋。主人殷勤地置了一
张案子，摆上古琴，向众人介绍：“这可是洛阳顶级的古琴高手！”

那男子神色泰然自若，立在案前，一手持烟，一手随意拨弄了
几下琴弦，举止极其潇洒。

就这随意的几声琴响，使室内马上安静下来。众人屏气凝神，等
着那男人抽完烟，落座。有人试探着提议：“曹兄，来个《广陵散》吧？”

我听说过古琴曲《广陵散》，知道这是魏晋时期洛阳名士
嵇康的绝响。据说嵇康才气过人、傲骨奇绝，大夏天穿着棉袄
在城中打铁，对抗黑白颠倒的险恶世界。后来，嵇康被小人陷
害，当权者要砍他的头。临刑前，嵇康当众抚琴一曲，风云为
之变，日月为之惭，之后他慷慨赴死，曰：《广陵散》从此绝矣！

我不知道今人将怎样去演绎这样一曲绝响。技巧尚在其次，
那饱满复杂的情感，若无丰富的阅历以及对人生的洞察，如何诠
释得出？

那男子浅笑着点点头，展臂勾手，随手一弹，手指在琴弦上跳起
了舞蹈：琴声深远激越，饱胀得似要爆裂，高亢处，电光火石，噼啪作
响；幽咽处，声如裂帛，凄入肺腑……

室内人皆听得入神，半晌呆怔。一曲罢了，满屋寂静，好半
天，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我亦情不自禁，起立喝彩，同时记下了抚琴者的名字：曹珑。


